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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华市婺剧团重排《二度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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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推倒重来，还是推陈出新？ 

从金华市婺剧团重排《二度梅》说起 

 

忽然想起八婺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徽派建筑：犬牙交错的窗

棂、气韵生动的图案、天衣无缝的凿枘，虽然经历了上百年的

风吹雨淋，偶有虫蛀腐朽的部件，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牢

不可破，这是前辈能工巧匠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对于文化遗

产，业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推倒重来。先用推土

机将古建筑推倒，再用钢筋水泥重建，外面喷漆喷火做旧，成

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古董；另一种是推陈出新。保留总体的框

架，哪个部件坏了就换哪个，修旧如旧，依然不失为一件承载

着厚重的文化基因、历久弥新的艺术精品。 

有幸处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幸也是传统文化急

剧衰退的时代。科技的发达，反而导致人体功能的退化，传统

技艺的失传，曾经名噪一时的东阳木匠，而今安在？不光是的

建筑，书法、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都逃不出人才断层的宿

命。 

已经在八婺大地走过了四百年风风雨雨的婺剧，近几十年

来命途多舛，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是市场经济的三

十年冲击，市场萎缩，名家凋零，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在这

种情况下，要延续婺剧的文脉，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还是

修旧如旧，推陈出新？金华市婺剧团去年重排的历史剧《二度

梅》，专家叫好，观众叫座，探索了一条在新时期弘扬婺剧传

统文化的路子。                                   

主题求“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婺剧作为一门艺术，何以动人？无

非一个“情”字。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

中更是把“情”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情不知所起，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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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

者，皆非情之至也。” 

总体而言，婺剧传统上重情节的完整连贯，轻感情的深度

开掘，尤其是农村的草台班子，往往借助大罗大鼓的音乐、剧

烈夸张的动作，掩盖感情表演的惨白。每演一本戏，从头到

尾，一五一十，娓娓道来，将故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便于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致

命的缺陷问题，两三小时的戏，往往长达七、八场甚至九、十

场，平均用力，平铺直叙，平淡无奇。同样一个剧目，京剧和

越剧往往更重情感的深度开掘，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有详有

略，详略得当。在大致连贯的前提下，一般将故事情节尽量压

缩，把一些可有可无的省略，或者是一笔带过，惜墨如金，省

下更多的笔墨，腾出更多的空间，留给情感戏，浓墨重彩，不

惜篇幅，酣畅淋漓，往往一唱就是几十句。在京剧的《李慧

娘》的“夜访”一场中，李慧娘有大段的唱词，淋漓尽致地表

达了她的爱国之情：“劝裴郎切莫为我轻生，我怎不愿阴曹地

府结同心。你若是为殉私情舍了命，岂不是辜负了你美哉少年

这一生。裴郎啊，你应当以国为重除奸贼救黎民。到来日一炷

清香三杯酒，红梅阁旁听一听，当闻我九泉下含泪的笑声。”

而婺剧《红梅阁》却将它压缩到短短的四句：“感君情义海样

深，慧娘泉下把目瞑。锦绣前程君当爱，莫为一女自轻生。”

越剧《李慧娘》的结尾，李慧娘与裴舜卿离别之际，既有裴舜

卿的独唱，也有李慧娘的独唱，最后是两个人的合唱，一共有

42 句唱词，长达 10 分钟，酣畅淋漓。 

金华市婺剧团重排的《二度梅》，很好地弥补了婺剧情感

戏的短腿。无论饰演梅良玉的施美娟，还是饰演陈日升的叶海

潮，甚至一般跑龙套的演员，无不充满激情。最忘我投入的，

是饰演陈杏元的著名青衣范红霞，她的演技炉火纯青，感情酣

畅淋漓，每次看视频，我心中不免嘀咕：看她的神情，或许已

经将自己和角色融合在一起了，不知道舞台上的那个人，到底

是陈杏元，还是范红霞？可以这么说，是《二度梅》将婺剧的

感情戏从短腿变成了长腿，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按李笠翁的“一人一事”戏曲理论，《二度梅》的精华就

集中在“一人一事”上，“一人”就是陈杏元，“一事”就是

陈杏元离亲别故，出塞和亲，足足演了 50 分钟，其余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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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在这 50 分钟的剧情中，时时处处凸现了一个“情”

字，公和私两种相互交集的感情。从私而言，时时都是陈杏元

的亲情：“活生生别亲人，天各一方。只能在睡梦中，欢聚一

堂。”一是父（母）女情：“叹爹娘，呕心沥血养女儿，实指

望长成后替父分忧，谁料想热望成灰反添祸”；二是姐弟情，

三是夫妻情：“妹望兄弟望姐，实难舍苦难分，难舍难分难诉

难言痛断肠。”四是长辈情，对送她出塞和番的年伯父党进依

依而别。从公而言，处处都是陈杏元的爱乡情：“登重台望家

乡，重峦叠嶂。云重重雾茫茫，望不见家乡”，以及爱国情：

“抬头望，只见行行南飞雁。雁儿啊雁儿，恨不能生双翅，与

你同飞回长安”、“一袭汉衣襟，寄语众乡亲。可怜离乡女，

未忘故国情”。最后为了不使奸臣卢杞的卖国书信传到北番，

准备以身殉国，在落雁崖“宁轻生仿屈原，抱恨投江”。 

“多情自古伤离别”，何况是生离死别，《二度梅》将离

别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别父母，肝肠寸断，去而复回，

陈杏元欲别不能，来来回回，竟有三次之多，长达七分钟；二

别夫、弟，在重台之上，陈杏元赠钗，梅良玉赠诗，陈杏元三

次回首，梅良玉两度昏厥，缠缠绵绵，长达二十六分钟；三别

故国，过雁门关，渡黑水河，拜昭君庙，鸿雁南飞，故国难

离，长达七分钟。 

看了范红霞的激情演出，才知道什么是难分难舍，什么是

肝肠寸断，什么是生离死别，什么是一步三回首，纵然是铁石

心肠，也要为之动容。 

       做功求“难” 

范红霞的做功融合了青衣的细腻和刀马旦的剧烈，柔中带

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难度空前，将婺剧“文戏武做”的

艺术个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二度梅》中，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高难动作是坐轿、

攀藤和漂流。陈杏元坐轿时，一脚前倾，一脚下蹲，重心下

移，全身摇摆，同时还要感情饱满地演唱大段大段的唱词，做

功和唱功珠联璧合，完美无瑕。在送别一场，表演轿子功的时

间长达五六分钟，这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一般演员难以企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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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杏元爬落雁崖，一路披荆斩刺，鲜血淋漓。途中有一难

以逾越的沟壑，只得攀藤飞越，在舞台表演上是连续转圈达 10

多圈，有正向的，有反向的，容易头昏目眩，难度可想而知。

而范红霞在表演这一连串动作时，连贯自然，毫无破绽。爬上

落雁崖后，陈杏元抱恨投江，后空翻倒地加打转，难度不小。

投江以后，陈杏元被河水漂走，一会儿正向旋转，一会儿反向

旋转，一会儿上身前倾，一会儿上身后仰，摇摇摆摆，一连串

动作自然、柔软、连贯，一气呵成。 

从坐轿到攀藤、投江、漂流，范红霞的一系列高难动作，

将婺剧“文戏武做”的表演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成为演技派

的代表人物，如今活跃在婺剧舞台上的青衣，恐怕无人能出其

右了。 

突然想起了名噪一时的京剧尚（小云）派名剧《昭君出

塞》，也采取“文戏武唱”的办法，以求火爆，增进视觉上的

美感。王昭君在出塞后换乘烈马之时，就使用了串“鹞子翻

身”、“趟马”疾驰，俯冲“圆场”等属于武功技巧的动作。

不过，除了高难度的做功以外，在情感的演绎方面却有些苍

白，让人觉得是为了武 

戏而武戏，有点做过头了，不如《二度梅》的感情饱满，

做功高难。  

     唱腔求“新” 

遥想 20 年前，曾经参观桐乡乌镇的东栅的茅盾故居。岁

月留痕，至今记忆犹新的不是茅盾故居本身，而是所在的东栅

古街，虽然历经风吹雨打，依然原汁原味，完好无损。当乌镇

作为江南古镇进行旅游开发以后，故地重游，惊讶地发现东栅

古街变长了，再看看跨河的石桥、跨街的廊棚，古拙质朴，确

是旧物。幸亏业内人士指点迷津，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古街

在修缮的时候，用旧的原料、旧的工艺，修旧如旧，那些小

桥，是从乡下的古桥拆过来的，那些廊棚，也是从乡下的旧房

拆过来的，而不是将新石料、新木料做旧。 

建筑如此，婺剧何尝不是如此！范红霞在《二度梅》中的

唱腔，乍听有些陌生，再听似曾相识，细听水乳交融，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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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了京剧程派唱腔的发声方法，为我所用。而程派对京剧来

说是旧腔，而对婺剧来说则是新声。 

众所周知，程派声腔艺术以独树一帜的发声、吐字、用

嗓、润腔等综合技巧，创造了风格含蓄、深邃曲折、亢坠断续

的唱腔。程腔虽以幽咽婉转著称，却于柔美的旋律之中，别具

一股阳刚之气，锋芒咄咄逼人，更有强烈的感染力。程派唱腔

的另一个特点是用气引声，以字行腔，以腔传情，形成了藕断

丝连、若断若续的情调和韵味。 

从题材上来讲，程派擅长演唱《昭君出塞》、《春闺

梦》、《荒山泪》等悲剧，而《二度梅》中出塞和番，好比新

的《昭君出塞》；从声腔上来讲，婺剧徽戏和京剧有共同的祖

先，有共同的遗传基因。范红霞拿来的，不是交响乐的“洋材

料”，也不是流行音乐的“新材料”，而是质地相近的京剧

“旧材料”，糅合在婺剧声腔中，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同

时，糅合京剧程派唱腔以后，又不同于程派，在委婉中不乏激

烈，在低回中不乏高亢，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正是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成功尝试。 

舞美求“真” 

传统戏曲，动作是程式化的，舞台是虚拟化的。方寸舞

台，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既可以表示千军万马，也可以

表示单枪匹马；既可以表示一马平川，也可以表示崇山峻岭；

既可以表示亭台楼阁，也可以表示小桥流水。夹了两面旗帜，

表示乘车；拿了一根鞭子，表示骑马；低头弯腰提裙抬腿走碎

步，表示上楼。 

几百年来，戏曲舞台的虚拟化，或许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

平。现在利用声光技术，制造出让人身临其境的逼真幻境。声

光技术只是辅助手段，任何舞台艺术都可以用，不光是传统戏

曲；任何剧种都可以用，不光是婺剧，目的是形成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给心灵以震撼，从而烘托主题。如果唱念做打等表演

程式是传统的，那么声光技术是锦上添花，相得益彰；如果唱

念做打等表演程式是现代的，那么声光技术是掩盖内容的空

虚，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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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梅》一开始，便是狂风大作，折断梅枝。如何艺术

地重现这个场景？传统上只能靠声音的呼啸和演员的旋转，狂

风吹得梅良玉连续打转，头昏目眩。而通过现代声光技术，制

造了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狂风呼啸的逼真效果，让人身临其

境。 

重排以后的《二度梅》，舞台更优美，场面更宏大。譬

如，梅花二度开放以后，舞台上有四个绿衣少女手持红梅，翩

翩起舞，有四个黑衣小厮手持红梅，来回穿梭，非常美观。又

如陈杏元和梅良玉在金殿完婚之时，有八个红衣女子，手持红

梅，烘托气氛。再如送亲的仪仗队，包括四个手持斧钺的武

士，四个手持旗幡的武士，八个衣着艳丽的宫娥，总计有二十

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场面壮观。 

而新编越剧《李慧娘》的舞美，虽然有人吹嘘：“全场可

以升降的灯笼、可以旋转又能攀爬的假山、用威亚吊着飞……

简约又不简单，现代又有动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

空灵、诗意的外衣背后，掩盖不住的却是此戏本身的空虚。” 

正因为内容的空虚，所以需要华丽的外衣来掩饰。 

现代科技，给婺剧插上二度腾飞的翅膀。与百年前的全盛

时代相比，婺剧是不幸的，不再是主导的娱乐方式，不再是全

民看戏品戏，不再是独霸演出市场。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有

了电，舞台上便有了缤纷的灯光，有了洪亮的音响，有了清晰

的字幕，有了形象的照片，有了逼真的唱片，有了动态的录

象；因为有了网，便有了婺剧 QQ 群，方便戏迷交流，有了婺

剧论坛，方便戏迷探讨，有了网络视频，方便戏迷看戏，有了

视频聊天室，方便戏迷会唱。正是因为有了电和网，让我这个

流落异乡的游子，在茫茫人海中，轻易地找到了知音；在虚拟

的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我稚嫩的笔触、肤浅的见解和

粗陋的文字，得到了前辈戏友的指正。 

从金华市婺剧团重排《二度梅》的实践中，给我们以启

发：与其推倒重来，不如推陈出新。身处一个传统文化急剧衰

落的时代，一个艺术大师空前缺乏的时代，如果没有一流的编

剧、导演、乐师和演员，要全面创新，很可能力不从心，弄出

个古不古、今不今、中不中、洋不洋的“怪胎”来，这种例子

还少吗？还不如正视现实，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才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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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够富、艺不够精，最佳途径是继承前人的艺术成就，从传

统剧目中挖掘宝藏，去粗存精，使其既符合现在的口味，又保

存传统的精髓，同时借鉴和吸收兄弟剧种优秀的表演艺术，为

我所用，以增强艺术个性、弥补艺术缺陷，从而推陈出新，重

铸精品，排出更多更好的《二度梅》来。 

 




